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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传媒生态的巨大改变， 呼唤新型传媒文化的建设。 ＡＩ 时代的科技和社会

生活， 正孕育着与之匹配的时代精神。 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出现突显了当代新闻人格建设的重要， 平台型媒

体的出现标志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思想资源的稀缺。 强化精神层面建设， 消除传播学中的 “人学空场”， 强

化问题导向， 填补情感传播空白， 让价值导向成为算法为王的重要补充， 是新时代价值传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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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即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泛指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技术科学， 目前主要应

用于机器人、 互联网通讯、 经济政治决策、 控制系统和仿真系统等领域。 ２０１６ 年， 能从零开始自主学

习的 Ａｌｐｈａ Ｇｏ ｚｅｒｏ 版横扫人类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成为 ２１ 世纪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象征性事件。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专设了以 “ＡＩ 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人工智能论坛，

微软公司发布了情感计算人工智能 “微软小冰”，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能够多维感知、 持续进化的 “ＥＴ
大脑”， 百度发布了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ＤｕｅｒＯＳ， 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进入生活。 人们有

理由相信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 ＡＩ 时代， 正如一个互联网代表人物自豪宣称的那样： 未来

已来！
然而， 没有被深入反思的生活容易偏离正轨， 没有被严肃思考的发展方向是潜藏危险的， 没有扎实

人文科学基础的乐观是盲目的。 以 ＡＩ 为代表的高新集群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时也给

人类命运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将以传播学为切入点， 站在 “人” 的立场看技术， 揭示价值传播的时

代意义和精神符号学的历史使命， 探索传播学走出困境的路径。

一、 人工智能与新型传媒文化建设

人们惊讶于当前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生态的改变和传播效率的提高， 而传播学理论更应该关注的

是由此产生的对新型传媒文化建设的重大需求。 ＡＩ 带来了机器新闻写作的高效， 平台型媒体的全能，
同时也突显了与当代科技相适应的新型传媒文化的缺失。

（一） 新闻写作机器人与新闻人格

所谓新闻写作机器人， 实际上是一种自动抓取信息生成新闻内容的智能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腾讯

财经》 用机器人 Ｄ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 发布了一篇题名为 《 ８ 月 ＣＰＩ 同比上涨 ２􀆰 ０％创 １２ 月新高》 的新闻稿。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新华社推出智能写稿程序 “快笔小新”， 输入一个股票代码， 它就能迅速产生一篇

财报分析文章。 《今日头条》 推出了自己的智能写作程序 “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ｂｏｔ”， 能在数据库更新的两秒之内，
生成新闻稿并发布。 ２０１６ 年一季度， 腾讯新闻机器人写作的财经新闻只有 ４００ 篇， 第二季度达到 ２４０００
篇， 到第三季度达到了 ４ 万篇。①

① 数据来源： 腾讯网， 企鹅智酷，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 􀆰 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 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 ００３１７１􀆰 ｈｔｍ＃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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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格化的新闻资讯， 如自然灾害、 财报等动态信息， 新闻写作机器从监测到新闻线索， 抓取关

键信息， 到迅速整理出一则图文消息， 整个过程所需时间一般不超过 ３０ 秒， 在精确、 迅捷方面全面碾

压人工写作。 通过对语料库不同语言风格的智能化学习， 新闻写作机器还可以主动适应不同人群的语

言习惯， 使同一条新闻报道与不同用户群体的语言风格自动匹配， 如自动实现针对 “９０ 后” 人群、 女

性人群或低文化人群的报道方式等。

　 　 但是， 能力可以被超越， 人格不可被湮灭。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需要高素养的专业， 一种社会基础

工程， 从业者的新闻人格介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在微妙情感关系的处理和表达方面， 尤其是价

值传播和情绪沟通方面， 新闻人格具有不可或缺的主体性作用。 到目前为止， 在新闻评论、 调查性报

道、 深度解释性报道等新闻人格直接体现的领域， 也未看到人工被机器取代的可能。

人的性格、 气质、 能力、 感觉、 情感、 意志和道德品质、 人生观、 价值观等的总和构成了人格。 与

此相应， 新闻人的人格是指新闻人的性格、 气质、 能力、 感觉、 情感、 意志和道德品质、 人生观、 价

值观等的总和， 是性格上的开放进取， 能力上的善于沟通和表达， 专业上的传播知识和素养。 ＡＩ 时代

新闻人格的构成要素， 除数字传播技能、 现代科技知识背景之外， 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守护、 具时代

精神的担当等尤为重要。

（二） 平台型媒体： 信息爆炸与思想稀缺

平台型媒体是指拥有新闻传播人工智能编辑功能， 面向内容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开放的技术平台。
正如新闻写作机器人在高效精确方面对人工记者的超越， 平台型媒体在高效精准、 多媒体多渠道应用

和客户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全面碾压了传统的人工编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新华社发布的 “媒体大脑”， 除能自动生产图文和视频新闻外， 还向海内外媒

体提供报道线索、 策划、 采访、 生产、 分发、 反馈等服务， 成为中国平台型媒体的一个重要代表。① 早

在 ２０１６ 年， 百度推出的 “百家号” 就是一个集内容发布、 内容变现和粉丝管理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平台

型媒体。 内容发布功能支持内容创造者发布文章、 图片、 视频作品， 以及 Ｈ５、 ＶＲ、 直播、 动图等内容

形态， 自动通过手机百度、 百度搜索、 百度浏览器等多种渠道进行分发。 内容变现功能为内容创造者

提供广告分成、 原生广告和用户赞赏等多种变现机制。 粉丝管理功能是在每一篇百家号文章首页左上

角醒目位置标志， 引导用户进入和关注作者的个人主页， 作者可根据百家号提供的工具分析粉丝的人

群属性， 展开经营活动。

平台型媒体还具有智能 “把关人” 功能， 自动实现信息筛选。 这不仅意味着选稿效率的极大提高，
更意味着信息筛选模式发生重要变化： 在 ＡＩ 技术平台上， 信息把关不再是少数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而

是通过 “用户画像” 自动实现个性化精准传播。 用户搜索的每一条数据都会被记录， 不断反馈进数据

库， 用户画像就逐渐清晰。 随着用户量的增加， 通过相似点描绘可以将人不断地分群， 进行群体分发，

再加上之前累积的数据， 通过算法运算完成智能化的推荐。 今日头条以 “你关心的， 才是头条” 为口

号， 就根据用户的个性需求将内容推送到首页上。

在传媒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信息筛选和按用户需求精准传播， 沉重打击了传统精英 “把关人” 的

傲慢与偏见， 第一次把为读者、 用户服务的理念落实到极致。 在这个科技、 经济同时发展的时代， 大

众的需求、 觉醒与蒙昧并存， 传媒市场的稀缺资源发生重大转变： 现在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 而是思

想， 是与当前急速变化的社会、 与新科技和世界新格局相适应的新思想。 平台型媒体的出现， 可以让

我们的编辑人从事无巨细的日常编务中解放出来， 腾空心灵， 让自己的灵魂透一口气， 在启蒙大众之

９１

① 新华社， 中国网事， 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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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完成自己的启蒙。 ＡＩ 时代的新闻传播应该具有灵魂导向作用， 在平衡信息的全面与思想的丰富、
细节的生动与内容的深度中既有专业素养， 又见时代精神。 既然机器已经足够聪明， 那就让我们把机

械的工作都交给机器， 专注做有思想的传播人。

二、 技术的昌明与人文的危机

人工智能不仅取代传统的记者和编辑的部分作用， 而且也在部分取代传统主持人成为网红， 如微

软小冰可以做电台节目主持人， 贤二机器僧、 小冰、 Ｓｉｒｉ 可以通过 ＱＱ、 微信等社交媒体与人聊天吸引

大批粉丝。 在商店， 开始有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了大量购物网站与商业机构的客服工作。 在传播效果

反馈方面， 浅层学习模型在广告上的应用正在普及， 谷歌的 Ａｄｗｏｒｄｓ、 百度的凤巢系统都能对广告点击

率 ＣＴＲ 进行预估。 有研究者断言， 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拉斯韦尔的五 Ｗ 模式中的几乎每一个环节。［１］

在 ＡＩ 技术全面改变生活之前， 已经开始了它炫酷的表演。 作为文科学者， 我们不能只对万能的科

技发出惊叹， 听之任之地让机器改变人。 我们的时代当然需要技术专家， 但我们也需要人文专家来探

究人类行为， 为技术发展奠定人文的基础。 但现有的一些社会科学模型， 往往缺乏对人类的深入理解，
忽视精神文化的影响和精神的作用。 传播学需要从精神文化传统， 如艺术、 宗教、 哲学中汲取智慧，
构建传播学的深度模式， 而不是停留于数据统计层面， 将人当作抽象的存在。 传播学需要深入挖掘的

是传播行为中人的特殊性， 帮助社会发展同理心， 学会以他人的视角看世界。 今天的传播学实际上是

被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倒逼着变革， 倒逼传播学者以 ＡＩ 为背景对传播现象进行再思考， 对数字

传播与人的本质进行再认知， 为个体存在与社群的共享作出新贡献。
为此， 我们至少需要着手如下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 强化精神层面建设， 消除传播学中的 “人学空场”
我们为高新科技的巨大成就而欢呼， 但当科技试图全面解释、 指导和改造社会、 改造人类时， 我们

就要为这种草率的 “科学主义” 野马套上缰绳。 无论高新科技如何强壮， 它们在最基础的思想框架上

却仍然只是幼稚的婴儿： 数百年一贯制地从物的角度理解人， 按照还原论和决定论来解释精神现象，
在物理的和生理的层面解决情感和价值问题。

高新科技时代更需要坚实的人学基础， 以帮助科技正确理解社会生活， 正确设定人的概念， 正确描

述人的价值、 情感和精神。 以人际沟通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更有责任为网络传播、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科技的工具理性补充必要的价值理性， 在科技发挥技术功能的同时， 发挥自己的反思功能、 对人类总

体命运的预警功能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功能。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 “智能” 涉及意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自我 （ ｓｅｌｆ） 、 思维 （ｍｉｎｄ， 包

括无意识的思维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ｍｉｎｄ） 等问题。 缺乏人学基础， 意味着对人的智能的了解极为有限。 在人

文科学基础十分薄弱的前提下， “人工智能” 等模拟人、 甚至改变人的科技就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 模

拟人工的智能正在突飞猛进， 而被模拟的人类智能研究却至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
ＡＩ 科技以 “深度学习” “脑机接口” “意识上传” 技术瓦解着启蒙时代以来的人学设定， 冲击着两

千多年来人们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基本理解。 这并不是科技的过失， 而是科技的骄傲。 因为奠定

新时代的人学基础， 研究新时代的价值传播， 并不是科技的责任。 应该为此感到羞愧的是人文社会

科学。
从轴心时代到启蒙运动， 舍身求法， 第三期儒学， 第一次人类社会重大进步和思想运动， 无不包括

对人的更深理解， 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开拓思想的空间。 然而从传播学诞生以来， 以工具理性为追求的

倾向往往压倒了价值的追问与人文基础的建构努力， 对哲学、 艺术学等人文学科关于人的研究成果借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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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不够充分， 造成了学科内部的 “人学空场”。 消除传播学中的 “人学空场”， 才能在传播领域的人类

行为分析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正是目前计算机学科的人类行为分析需要人文学科来补充的： 当算法

的技术不断升级， 传播行为中的人类意识的本质、 传播的精神逻辑与学理逻辑等重大问题就成为人工

智能的前进的障碍。
（二） 强化问题导向， 填补情感传播理论空白

情感是浪漫主义人学设置的神圣堡垒， 主情派美学的庄严圣地。 在一般人印象中， 机器人高智商无

情商。 无论它有多么聪明， 总不会具有人一样的情感。 然而， 这一人机分界， 似乎也在被 ＡＩ 技术所突

破。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科技成果发布中， 微软发布的情感计算人工智能 “微软小冰” 的亮点

就是其人工智能聊天功能所具有的情商。 它能够把技术和情感结合在一起， 成为科技史上最大规模的

人工智能情感计算框架系统。［２］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小冰” 出版了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 微软

还开发了一个工具， 让人类和 “小冰” 一起创作诗集， 目前已经创作出 ２００ 多首。 从一般印象看， 这

些诗歌很难辨别是出于人类作者还是人工智能。
通常人工智能设计更多考虑的是 ＩＱ， 随着微软应用 “小冰” 和 “小娜” 之后， ＡＩ 设计师发现几乎

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需要考虑 ＥＱ。 因为情感会影响人们的决策， 而且渗透在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

面。 所以有人主张， 人工智能产品都应该把情感计算作为一种基本框架， 把 “ＥＱ＋ＩＱ” 当做基本维度。
在情感传播方面， 传播学应该有更大的贡献。 因为在传播应用实践中， 情感传播 （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直是重要而活跃的主题。 视觉设计、 营销传播与品牌策划， 甚至是在政治传播中， 都有情

感传播应用的大量实践。 然而传播理论本身对情感传播的研究却乏善可陈。 我们有关于品牌传播、 国

家形象传播的大量对策性研究， 但由于情感和价值观传播基础理论的缺失， 真正有专业权威的创见并

不多。 无论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 还是从回应 ＡＩ 时代的社会需求来说， 都需要填补情感传播研究这一

重要的学术空白。

三、 算法为王与价值导向

面对快速发展的 ＡＩ 技术， 大众传媒常常传达出一种担心， 就是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会不会造成大批

人失业， 会不会最终把人类大众变得无用？
这一问题的答案，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人学基础上， 建立在对人类真正价值的理解基础上。 有用与无

用， 关键是理解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启蒙主义所强化了的人学设定是： 人是主体， 不是工具； 人是

目的， 不是手段。 人的自由意志、 人的幸福， 才是主体的价值， 是全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服务的目

标。 在此看来， 人的价值， 在人工智能时代恰恰是得到了加强， 而不是弱化。 那种对于人类无用的担

心， 恰恰基于对人的价值的错误观念： 把人当成了物， 当成了手段和工具。
“算法为王”， 这一传播学界最时髦的口号， 恰恰把人的主体性忽略了。 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人

的生活和传播规律， 也许应该在 “算法为王” 上面补充一句： 价值导向。
（一） 算法的价值原则和底线

技术是工具的社会应用， 不可能没有价值关涉。 就平台型媒体而言， 冷启动就代表平台价值观的技

术显现。 冷启动是指用户第一次使用某平台或者某项应用。 当用户第一次登录平台， 尚未产生任何用

户行为、 没有精准的用户画像的时候， 平台向用户推送什么样的信息就代表了平台有怎样的价值观。
智能平台尤其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让信息技术服务社会、 净化心灵、 启迪智慧， 创造健康的网络

环境， 这才是应该寻求的正确 “算法”。 当代高科技集群是现代性范式释放出来的力量， 它将摇撼整个

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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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构新时代价值传播体系

只有建构新时代的价值传播体系， 才能从理论上清除知识与文化的混淆， 从教育上排斥有学问的

无知， 防止信息的丰富与人的贫困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例如， 两种语言的翻译， 最大困难之一是跨越语言符号背后隐含的不同价值体系， 传达出不同语言

的神韵。 这是一种普遍的传播现象， 而深受通讯学、 社会学、 统计学影响的传播学， 对这类现象却没

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般的传播效果统计模型， 都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平面上， 常用的指标如到达率、
知名度、 美誉度、 有效率、 点击率和购买率等， 只有美誉度与情感相关， 而价值问题却基本上在传播

理论的视野之外。
在这方面， 传播学是有可资利用的理论传统的。 现有的传播学有两大传统： 一是关注一般信息传播

的传播学传统， 二是关注精神传播与人际交往的传播学传统。 后一种是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 代表的

关注 “心灵共享” 主题， 把交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视为 “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生的接触”
的传统， 也是我们主张的精神符号学致力弘扬的传统。［３］

从理论建构上讲， 价值传播具有人类精神发展的自我否定与超越， 思想深化的反思与追问， 信仰建

立的希望与寄托。 从技术上讲， 人类尊严和人的价值必须纳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构架。 目前兴起的

区块链技术从外在制约的角度给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带来的希望， 而人类文明的价值规范还需要以传

播学为过渡， 为包括机器人生产在内的高科技奠定原则。 例如： 透明性原则， 即保证公众对 ＡＩ 的基本

原理及可能的影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文化保护原则， 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不损害人类的尊严， 尊

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隐私性原则， 即个人和群体隐私信息必须有可靠的技术保证； 防偏见原则， 即

必须从技术上保证 ＡＩ 应用不会存在社会偏见， 不歧视特定群体。
（三） ＡＩ 科技呼唤传播正义论

ＡＩ 时代的到来强化了人们对科技的信赖， 但还需要强化的是社会对正义的信仰。 传播领域更是如

此， 缺少正义论的传播学完全可能退化为一种宣传或营销技巧学， 传播符号和话语的研究也有可能变

成否认任何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的诡辩学。
我们曾经专门强调了精神逻辑的重要性， 强调精神符号学的重要性， 指出 “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

其学理逻辑， 而且还有其理论展开的精神逻辑”。 学理逻辑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向 “事实世界” 的逻辑维

度， 精神逻辑则是它面向价值世界的精神维度。 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

思考， 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 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 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

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 以平等对话、 充分交流、 利益整合为基础的整体正义， 对目前流行的以控制

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４］

人格尊严的依据放在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上。 人没有自由和理性， 就没有什么值得珍惜或尊

重的。 “理论” 讨论对正义的界定， 正义的历史发展， 正义的作用， 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
“体制” 分析如何用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 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

层面； “目的” 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 涉及善、 自尊、 美德、 正义感、 道德感情、 自律等一系

列课题。 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 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 这就牵涉到道德心

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 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 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

接受， 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 “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５］

四、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与互联网上的世界精神

中国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同步过程。 百年前的变法维新、 新文化运动，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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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播活跃、 思想激荡的时期， 但并无传播学。 西方传播学引进后，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传播反而

偏离了时代精神的主线。 从无冕之王到娱乐致死， 依靠蹭热点而不是独立思想、 自由精神来保持自己

的存在感， 导致传播学与时代精神、 思想前沿总是若即若离。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达和 ＡＩ 科技集群的出

现， 为传播学回归思想前沿、 引领社会潮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ＡＩ 科技集群既是一种科技工具， 也

是一种新文化， 是乘着互联网回归的世界精神， 而传播学应该是新时代世界精神的承担者和传道者。
（一） ＡＩ 时代的世界精神

对于技术是工具也是精神， 在习惯于智能手机、 网上购物的社会， 应该不是一个难解的命题。 因为

大家都知道， 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购物方式的改变， 更是商业文化形态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精神， 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就是时代精神的符号。 当年黑格尔曾

经把拿破仑称为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今天， 我们把 ＡＩ 科技集群称为互联网上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是世界精神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化。 从古希腊、 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 神话和上帝

是西方精神的中心符号， 与之相应的是由 “神圣” “永恒” “爱” “美” 等组成的丰富符号体系。 上帝

是世界的光， “万物是通过光线才与天空联系起来的。 顺着光线的指引， 目光不是停留在这一个当前存

在， 而超越了它， 飘向那个位于彼岸世界的当前存在”。［６］这是一个神圣的精神世界。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体现的时代精神则是去神圣化， “上帝” 沦为空洞的能指， 起而代之的是科技

与经济。 时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根本的倒转： 人们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 被日益泛滥的世俗符

号所包围， 时代精神需要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突破物质的压迫， 使自己超越于尘世之上。 现实中， 精

神已显示极端贫乏， 整个时代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 急切地盼望能够对神圣事物

获得哪怕贫瘠的感受来聊以自慰， 一些人甚至不惜服用精神的替代品。［４］

以人工智能、 神经科学、 互联网、 新演化论、 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科技全都围绕人展开， 以自己的

方式解释和改造人的身体和人的智能。 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 “人学新科技集群”。 其中广义生

物学科如神经科学、 基因编辑技术、 新演化论、 克隆技术等直接关涉人本身， 而 “模拟神经系统” 的

运算性科技比如人工智能、 互联网、 虚拟现实、 人机接口技术等， 以及模拟和制造人体的科技比如器

官移植、 ３Ｄ 打印等， 也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 这些学科都有自己的科学精神， 有自己潜意识的、 未经

深入反思的人文基础。 神经科学基于电脑模式理解人， 人工智能又参考神经科学的成果展开自己的研

究和设计思路； 互联网技术则希望构造成一个庞大的全球大脑； 神经科学自觉服从达尔文主义， 而新

演化论也认为生物演化的成果会内化于神经系统中， 等等。 “人学新科技集群” 可能全方位改变人类的

生活方式。 其改天换地和改造人自身的冲动， 体现的是现代性价值范式中的 “征服自然” 取向。 面对

新科技的强大力量使人能够并且正在彻底造出一个新世界和新伦理范式的时代。［７］

当传播学在为新科技带来的新精神鸣锣开道的同时， 也要谨防科技主义的消极影响。 在科技与人

文之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 在科技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中， 重新奠定人 ／ 天、 人 ／ 人关系的地基。
（二） 交往范围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

高科技时代的传播本应带来人际沟通的强化和人类整体性的加强， 而不是造成人际的疏远。 这种

历史需求对传播学提出的相应任务是， 在族际、 国际、 人际沟通等各个层面推动这一时代任务的实现。
然而， 目前的传播学似乎更多地选择了相对主义的传播观， 津津乐道于细节而选择了对宏大叙事的主

动回避。 技术细节的追求与宏观精神的把握， 是一个学科成熟的两个基本条件。 如果因为技术细节的

追求而全面放弃宏大叙事， 则是理论创造力的退化。 作为宏大叙事的代表， 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 历

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不断的运动、 变化、 转变和发展的过程， 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

联系， 这是人类精神能力了不起的一种进步。 在黑格尔之后， 人类历史运动再也不是各民族断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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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相加， 而是作为有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化发展。 全球一体和高科技的发展，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消费和社会生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方面的

相互来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情境中， 传播学在人类交往范围扩大和人类历史整体性的强化方面应该有

理论的自觉和实践的绩效。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观

毫不奇怪，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有剧烈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抗和冲突。 超越这些对

抗和冲突的那一天， 就是未来科技和人类幸福真正落实的那一天。 因此， 传播学只有努力保持精神上

的高占位， 才能保持学术上的高品质。 尤其要防止的是对时代现象作非专业的简化， 即把世界精神之

争简化为国家利益之争， 甚至简化为东西方之争。 必须看到， 如何在全球性普遍交往所展开的 “世界

历史” 语境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 同时保持全球一体的历史发展态势， 是今日世界诸民族的共同问

题， 也是当下中国道路及中国梦在其实现过程中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 这一课题的完满解决， 就能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精神要件。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大目标下， 传播学的任务是搭建心灵之桥， 促进民心相通。 各类互联网技

术和应用向纵深发展， 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直接碰撞， 社会个体通过社会化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相互连

接， 草根、 弱势群体等社会阶层的界限被打破， 公民的身份和角色意识被唤醒， 社会自组织和社会动

员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 一些非理性、 情绪化、 极端化的思想和行为也在蔓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的成功， 需要回归自由、 民主、 法治等全人类的大传统， 需要传媒和大众舆论敦促沟通， 为迎接新

精神的诞生做好准备。

五、 传播学突围： ＡＩ 时代需要新启蒙

目前学界对 “传播学的突围” 的讨论， 是中国传播学反思精神觉醒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 突围成

功的前提， 是传播学需要看清历史方向， 把握时代精神， 汇入社会发展主流。 为此， 传播学首先需要

完成自身的新启蒙， 从而推动时代的新启蒙。 具体来讲， 传播学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准备：
（一） 激活创新精神

创新， 既包括科技创新， 也包括思想创新。 理论研究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 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

以独特的视角来看世界， 以独特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 创新就是与众不同， 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

神内涵的丰富。 只有当一个民族具备创新的崇尚， 这个民族才有真正复兴的希望。
技术创新比较容易量化评估， 而思想创新却难以象技术专利那样被量化。 成果评奖、 职称评审、 专

家评聘， 仍然以文章数量、 刊物级别、 引用次数、 影响因子这类表面的可量化的东西作为硬指标， 对

思想创新是极其不利的。 量化考核其实是大专家做算术题， 专家评审与小学生评审结果没有大的差别，
因为都是按指标计算。

重大的理论或思想突破常常需要经过一个相对困难的沉默期， 这就要求有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

章不写一句空” 的学术工匠精神， 鼓励独立思考， 鼓励把才华用到真问题的解决和重大问题的突破上，
抑制盯刊物、 蹭热点， 为主流理论寻例证的趋势。

（二） 重建精神符号

传播不是冰冷的信息交换， 而是关涉全部人格、 个性、 人际沟通。 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情感， 社会才

会有更多成功的传播； 关注人类精神的交往， 传播学才能更好地完成预测和引领传播实践发展的任务。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情感传播学和精神符号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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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 互动仪式 （ Ｉ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互动仪式

研究以 “情境” 而不是个体作为逻辑出发点， 极大地推进了仪式分析， 把 “相互关注 ／ 情感连带模型”
带入理论研究的视野， 引入 “情感能量” “情感竞争” 和 “冲突情境” 等重要概念， 为精神符号学的

建立扫清了许多重要理论障碍。 尤其是互动仪式研究提出的情感能量测量研究，［８］ 为精神符号学研究手

段的更新和文理融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符号是静态的仪式， 仪式是动态的符号。 这一方向的推进，
将会使影像、 声音、 文字、 动作、 表情包等现象的研究获得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 在精神符号学的层

面得到深入。
（三） 重返神圣价值

传播的碎片化是意义体系碎片化的技术性表现。 ＡＩ 时代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碎片化的地基上重新寻

求统一的原则体系， 在新的历史基础上重返神圣价值。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中，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的 “横渠四句” 当可概括之。

这就需要传播学加强对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的研究， 揭示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传播的作用， 探

索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 意义等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的传播问题。 总之， 除了开展传播效

果、 媒体管理等功能性知识追求外， 传播学还要有价值性的知识反思。［９］

六、 结 　 　 语

科技发展是人类的宿命， 技术会越来越强大， ＡＩ 一定会在理性思考、 逻辑推演的精确性和传播的

效率等方面全面碾压人类， 传播学界需要尽快对此作好充分准备。 ＡＩ 时代的传播学需要思考技术发展

与人类命运的关系， 揭示价值传播的时代意义和精神， 履行对社会生活和传播现象的描述功能、 对人

生价值的反思功能、 对人类总体命运的预警功能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功能。
这是传播学面临的重大挑战， 也是传播学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１］ 张洪忠 􀆰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给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课题 ［ Ｊ］ 􀆰 中国记者， ２０１７ （９） 􀆰

［２］ 人工智能要 ＩＱ 也要 ＥＱ， 听听微软怎么说 ［Ｎ］ 􀆰 中国电子报， ２０１６－０８－２２􀆰

［３］ 李思屈 􀆰 传播正义论： 基于普适正义的传播理论建构 ［ Ｊ］ 􀆰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１０ （７） 􀆰

［４］ 李思屈 􀆰 精神符号学导论 ［ Ｊ］ 􀆰 中外文化与文论， ２０１５ （３） 􀆰

［５］ ［美］ 约翰·罗尔斯 􀆰 正义论 ［Ｍ］ 􀆰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６］ ［德］ 黑格尔 􀆰 精神现象学 ［Ｍ］ 􀆰 先刚译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６􀆰

［７］ 包利民 􀆰 “新科技革命” 与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突破 ［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 （１） 􀆰

［８］ ［美］ 兰德尔·柯林斯 􀆰 互动仪式链 ［Ｍ］ 􀆰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９］ 吴予敏 􀆰 传播学知识论三题 ［ Ｊ］ 􀆰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１ （６） 􀆰

［责任编辑： 华晓红］

５２



第 ２ 期 英文目录与重点文章英文摘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ｎ Ｔｉｅｎｉｕ ＆ 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ｐ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ｅ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ｅｗ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ｄｕ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

ｒｉ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ｐｉｏｎｅｅ⁃

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ｕ Ｙａｎｇｊｕａｎ ＆ Ｙｕ Ｇｕ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Ｖ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ｖｉｄｅｏ－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ｖｉｄｅｏ－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ａ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ｖｉｄｅｏ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ｍａｓｓ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ｅｌｉｔ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ｄｅ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

Ｌｉ Ｓｉｑｕ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 ａｒｅ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７４１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ｏｔ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 ｖａｃｕ⁃

ｕｍ＂ ｂ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ａｎ Ｔ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ｔ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ｍｅｔ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ａｌｌｅ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ｓｅ ａ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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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

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

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 ｇａｇ”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ｔｏ ｂ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ｔｏ ｂ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ｓｃｅｎｅ”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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